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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
語
時
代
曲
唱
過
︽
香
港
靚
女
多
︾
了
，

今
日
，
天
王
也
多
了
，
而
且
補
習
天
王
還
多

過
唱
歌
天
王
，
鬧
市
中
補
習
天
王
陣
容
雄
厚

的
大
頭
宣
傳
廣
告
牌
，
連
佔
樓
宇
幾
幅
大

牆
，
就
比
同
街
影
音
店
歌
星
影
視
明
星
氣
勢

來
得
大
，
反
而
唱
歌
老
四
大
天
王
之
後
，
還
沒
捧

出
新
﹁
四
大
﹂，
補
習
天
王
已
超
過
十
大
。

風
氣
多
少
還
是
受
近
十
年
娛
樂
風
氣
的
影
響

吧
，
第
一
個
天
王
，
還
是
天
王
中
的
天
才
，
懂
得

捉
摸
學
生
崇
拜
偶
像
的
心
理
事
小
，
更
了
不
得
還

捉
摸
到
那
些
學
生
家
長
的
心
理
，
學
生
聽
歌
看
戲

長
大
，
家
長
也
中
了
電
視
廣
告
降
頭
，
跟
子
弟
哈

日
哈
韓
追
星
心
智
同
步
成
長
，
加
以
經
濟
條
件
好

了
，
就
不
惜
豪
花
腰
間
錢
，
好
等
子
弟
跟
心
儀
的

名
牌
阿SIR

補
課
，
既
然
有
助
學
業
前
途
，
支
付

能
力
負
擔
得
起
那
筆
補
習
費
就
物
有
所
值
。

為
了
過
得
家
長
這
一
關
，
聰
明
的
天
王
阿SIR

，
自
然
知
道

第
一
時
間
要
︵
明
星
化
︶
吸
引
男
女
學
生
報
名
。

阿SIR

長
相
英
俊
，
真
材
實
料
，
無
可
厚
非
，
坦
白
說
，
課

堂
上
面
對
俊
男
美
女
老
師
︵
希
望
海
報
上
靚
相
未
經
電
腦
合

成
加
工
︶
的
確
能
振
奮
精
神
，
提
升
學
習
興
趣
，
有
助
學
業

猛
進
，
只
是
交
不
起
昂
貴
補
習
費
的
學
生
就
苦
上
加
苦
；
有

志
作
育
英
才
的
人
之
患
，
今
後
男
沒
幾
分
帥
氣
，
女
沒
幾
分

姿
色
，
不
懂
﹁
棟
篤
笑
﹂，
滿
足
不
到
富
貴
學
子
要
求
的
，
就

算
才
華
蓋
世
，
得
過
什
麼
學
位
，
也
不
輕
易
踏
上
教
壇
，
這

不
是
教
育
界
的
健
康
現
象
。

再
說
，
過
去
學
生
功
課
做
得
好
，
一
般
都
不
用
什
麼
補

習
，
請
到
老
師
上
門
補
習
的
，
大
多
都
有
學
習
障
礙
，
成
績

不
大
理
想
；
家
中
有
子
請
人
補
習
，
家
長
等
閒
都
不
會
對
人

說
起
，
不
會
像
今
日
那
麼
成
為
時
尚
，
讀
書
為
求
精
益
求

精
，
有
子
入
讀
天
王
補
習
社
，
已
視
為
身
份
象
徵
。

今
日
社
會
上
各
行
各
業
的
精
英
，
他
們
讀
書
的
年
代
，
怕

也
不
曾
出
現
過
什
麼
補
習
天
王
；
書
讀
得
好
，
自
己
就
是
天

王
學
生
了
。
同
時
相
信
今
日
的
補
習
天
王
，
十
之
八
九
，
都

憑
自
己
個
人
努
力
讀
好
本
科
，
不
曾
受
過
名
師
補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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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吳
小
彬

天王傳奇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沒
想
到
之
前
一
篇
介
紹
﹁
編
審
﹂
工
作

的
文
章
會
在
微
博
上
有
這
麼
多
轉
載
。
有

人
在
微
博
上
提
到
劇
本
是
一
劇
的
靈
魂
，

編
審
功
不
可
沒
，
是
全
劇
入
面
最
辛
苦
的

崗
位
，
實
在
愧
不
敢
當
。
我
們
再
辛
苦
也

只
不
過
坐
在
冷
氣
間
埋
頭
苦
幹
，
怎
及
得
上
一
眾

導
演
、
演
員
及
其
他
幕
後
工
作
人
員
，
每
天
捱
更

抵
夜
，
日
曬
雨
淋
，
有
時
拍
攝
到
一
些
武
打
、
飛

車
、
爆
炸
場
面
時
，
還
隨
時
會
因
此
而
受
傷
，
這

才
稱
得
上
是
苦
差
。

事
實
上
，
任
憑
劇
本
寫
得
再
好
、
再
出
色
，
都

只
是
一
個
沒
有
軀
殼
的
靈
魂
，
需
要
依
賴
製
作
人

員
及
演
員
把
劇
本
演
繹
出
來
，
最
後
才
能
呈
現
觀

眾
眼
前
。
初
入
行
時
，
年
少
無
知
，
認
為
既
然
劇

本
乃
一
劇
之
本
，
只
要
有
好
劇
本
就
已
經
足
夠
。

但
隨
㠥
日
積
月
累
的
經
驗
，
終
於
明
白
到
如
果
缺

乏
製
作
上
的
配
合
，
即
使
劇
本
寫
得
如
何
出
神
入

化
，
也
一
樣
可
以
化
為
烏
有
，
一
塌
糊
塗
。

編
劇
是
透
過
劇
本
來
敘
述
故
事
，
導
演
則
是
透

過
鏡
頭
來
講
故
事
。
所
以
導
演
必
須
要
對
整
個
劇

有
透
徹
了
解
，
對
每
個
角
色
有
充
分
認
識
，
甚
至

對
每
一
場
戲
都
要
有
確
切
的
掌
握
。
氣
氛
的
營

造
、
節
奏
的
掌
握
，
都
會
影
響
戲
劇
出
來
的
效
果
。
甚
麼
時

候
需
要
給
演
員
一
個
大
特
寫
，
甚
麼
時
候
需
要
慢
鏡
處
理
，

甚
麼
時
候
需
要
加
上
配
樂
來
營
造
氣
氛
，
全
賴
導
演
的
決

定
。曾

經
看
過
一
場
家
族
嗌
交
戲
，
導
演
竟
然
大
部
分
時
間
都

用
上
中
鏡
，
一
眾
演
員
坐
在
梳
化
上
排
排
坐
講
對
白
。
這
樣

的
安
排
，
任
憑
演
員
演
得
再
聲
嘶
力
竭
，
對
白
寫
得
再
啜
核

抵
死
，
也
無
法
帶
出
感
染
和
震
撼
力
。
但
相
反
，
好
的
導

演
、
一
流
的
製
作
卻
能
給
劇
本
加
分
。
在︽O

n
call36

小
時
︾

入
面
其
中
一
場
很
簡
單
的
戲
，
故
事
講
述
馬
國
明
在
弟
弟
離

世
之
後
，
無
法
集
中
精
神
做
手
術
，
他
坐
在
梯
間
，
導
演
利

用
燈
光
的
魔
力
，
從
日
轉
到
夜
，
帶
出
馬
國
明
呆
坐
了
一
整

天
，
鏡
頭
一shot

直
落
，
簡
單
但
有
效
果
。
這
是
原
劇
本
中

沒
有
的
設
計
，
但
因
為
導
演
對
故
事
掌
握
透
徹
，
加
入
了
這

些
小
設
計
，
便
能
表
達
出
角
色
的
心
情
，
這
就
是
錦
上
添

花
。除

了
導
演
之
外
，
選
角
當
然
也
很
重
要
。
編
劇
在
度
劇
本

時
，
通
常
對
某
些
角
色
都
有
一
些
投
射
，
想
像
該
角
色
由
某

一
個
演
員
來
演
繹
時
效
果
會
如
何
？
這
些
演
員
通
常
也
是
擔

演
該
角
色
的
第
一
人
選
。
大
家
有
時
會
聽
到
演
員
﹁
執
二

攤
﹂，
即
是
指
第
一
人
選
落
空
了
，
需
另
覓
第
二
人
選
去
演

該
角
色
。
其
實
這
種
情
況
在
電
視
台
裡
面
常
有
發
生
，
有
時

甚
至
執
三
、
四
、
五
、
六
攤
也
曾
發
生
過
，
並
不
稀
奇
，
只

是
這
些
消
息
我
們
通
常
不
會
向
外
公
布
，
而
且
給
最
後
接
拍

該
角
色
的
演
員
知
道
了
，
感
覺
也
不
好
受
。

一
般
情
況
下
，
如
選
角
有
所
更
改
，
而
時
間
又
許
可
的

話
，
編
劇
都
會
花
些
時
間
去
改
動
劇
本
，
務
求
可
以
盡
量
配

合
演
員
的
氣
質
及
演
繹
。
但
若
果
時
間
不
容
許
的
話
，
也
就

沒
辦
法
了
。
雖
然
是
同
一
個
劇
本
，
但
由
不
同
演
員
演
繹
出

來
，
當
然
大
有
不
同
。
試
想
像
︽
巾
幗
梟
雄
︾
中
柴
九
一

角
，
若
非
由
黎
耀
祥
擔
當
，
而
改
由
吳
啟
華
來
演
繹
，
效
果

將
會
如
何
？
並
不
是
指
吳
啟
華
演
繹
能
力
不
足
，
只
是
想
說

明
演
員
的
氣
質
及
演
繹
能
力
跟
角
色
的
配
合
是
很
重
要
的
。

劇
本
是
一
個
劇
的
靈
魂
，
但
若
無
血
肉
的
輔
助
，
只
會
是

一
隻
遊
魂
野
鬼
。
一
定
要
配
上
一
流
的
製
作
，
加
上
適
當
的

演
員
，
才
能
演
繹
出
有
血
有
肉
的
故
事
。

遊魂野鬼的劇本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中
國
農
村
的
城
市
化
快
速
。
這

一
次
在
中
原
河
南
幾
個
地
方
跑
一

跑
，
更
印
證
了
這
一
發
展
。
河
南

本
是
農
業
大
省
，
但
現
在
由
鄭
州

向
南
去
許
昌
、
漯
河
，
向
西
去
焦

作
和
洛
陽
，
每
程
都
花
兩
個
多
鐘
頭
在

公
路
上
奔
馳
。
沿
途
所
見
，
鄉
村
變
小

鎮
，
小
鎮
變
城
市
，
小
城
市
變
成
中
等

城
市
。

像
焦
作
和
許
昌
，
除
了
有
一
些
煤
礦

和
煙
草
製
造
業
外
，
基
本
上
應
屬
農
業

縣
。
但
現
在
卻
已
經
發
展
成
中
等
城

市
，
高
樓
林
立
，
汽
車
川
流
不
息
，
城

中
八
線
行
車
，
也
還
有
小
堵
。
摩
托
車

成
為
居
民
的
代
步
工
具
，
自
行
車
已
逐

步
淘
汰
。
鄉
民
們
都
衣
㠥
新
鮮
，
特
別

是
女
的
，
十
分
時
髦
。
頭
上
多
染
金
黃

色
，
足
穿
必
是
高
跟
鞋
，
大
概
她
們
認
為
是
現
代

女
性
的
象
徵
吧
。
難
怪
地
方
大
小
報
章
，
刊
登
的

不
是
樓
房
和
汽
車
的
廣
告
，
便
是
服
裝
名
牌
的
介

紹
了
。

在
焦
作
酒
店
的
大
廳
中
，
商
店
出
售
服
裝
等

物
。
有
自
稱
意
大
利
名
牌
的
﹁
○
○
○
一
﹂
牌

子
，
我
在
香
港
倒
沒
有
聽
過
。
但
一
看
標
價
，
十

分
嚇
人
，
一
件
T
恤
，
標
價
是
一
千
六
百
八
；
另

一
恤
衫
，
竟
要
二
千
四
百
多
。
我
生
平
穿
的
恤

衫
，
從
未
超
過
二
百
，
在
戰
後
的
五
十
年
代
，
公

價
恤
衫
才
是
十
二
元
呢
。

公
家
消
費
仍
然
頗
為
驚
人
，
我
們
此
行
純
是
私

人
性
質
，
但
因
林
熊
老
弟
在
此
營
商
，
加
上
他
是

河
南
省
政
協
委
員
，
難
免
與
地
方
官
員
有
些
來

往
。
又
因
為
我
是
過
氣
的
人
大
代
表
，
每
到
一

地
，
都
有
地
方
統
戰
部
官
員
設
宴
招
待
。
菜
色
豐

富
自
不
待
說
，
席
上
更
有
名
貴
白
酒
和
中
華
牌
香

煙
。
我
既
不
喝
酒
也
不
抽
煙
，
因
受
此
招
待
而
受

寵
若
驚
，
更
嘆
息
內
地
的
大
小
公
費
宴
請
花
費
公

帑
屢
禁
不
止
。

內
地
幹
部
開
會
，
必
選
五
星
級
酒
店
，
焦
作
的

唯
一
五
星
級
酒
店—

—

三
維
戴
斯
酒
店
︵D

ays
H
otel

︶，
是
我
們
居
停
之
所
，
便
剛
招
待
一
班
福

建
省
來
的
什
麼
名
堂
的
幹
部
在
此
開
會
。

現
在
內
地
人
生
活
提
高
了
，
結
婚
也
要
大
排

場
。
除
免
不
了
穿
婚
紗
禮
服
到
景
區
拍
結
婚
照
片

之
外
，
也
要
到
大
酒
店
大
排
筵
席
。
好
的
方
面
是

說
人
們
的
生
活
水
平
提
高
了
，
不
好
的
是
發
揚
了

奢
侈
之
風
。

城市化迅速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日
本
放
送
協
助
會
︵N

H
K

︶
於
二
○

一
○
年
推
出
大
河
劇
﹁
龍
馬
傳
﹂，
迅
即

掀
起
﹁
龍
馬
之
旅
﹂、
﹁
龍
馬
散
策
﹂、

﹁
追
蹤
㝴
本
龍
馬
﹂
熱
潮
。
本
地
甚
或
海

外
遊
客
紛
紛
以
龍
馬
傳
劇
集
中
的
場
景

為
行
程
藍
本
，
重
踏
歷
史
足
印
之
旅
。
其
中

尤
以
台
灣
市
場
最
為
熾
熱
，
坊
間
旅
行
社
以

歷
史
文
化
旅
遊
為
號
召
、
或
以
自
由
行
旅
遊

形
式
到
日
本
各
地
追
蹤
㝴
本
龍
馬
的
台
灣
遊

客
，
不
絕
於
途
。

﹁
龍
馬
之
旅
﹂、
﹁
龍
馬
散
策
﹂、
﹁
追
蹤

㝴
本
龍
馬
﹂
最
熱
門
的
旅
遊
線
路
景
點
，
以

圍
繞
高
知
、
長
崎
、
京
都
三
地
為
主
軸
。

高
知
是
㝴
本
龍
馬
的
出
生
及
成
長
的
地
方
，

桂
濱
更
是
他
先
後
與
家
人
及
好
友
決
志
要
推
動

國
家
改
革
、
以
抗
衡
外
國
強
侵
、
最
後
發
展
為

日
本
近
代
史
著
名
的
明
治
維
新
之
地
。

長
崎
則
是
龍
馬
多
次
游
說
長
州
與
薩
摩
合
盟
、
藉
以

推
翻
德
川
幕
府
腐
敗
統
治
所
到
之
地
，
亦
是
他
聯
繫
外

商
、
發
展
海
上
貿
易
以
籌
集
改
革
資
金
的
地
方
。

京
都
對
龍
馬
來
說
，
一
直
是
危
險
的
標
記
，
他
多
次

在
此
參
與
政
治
游
說
、
營
救
同
伴
好
友
、
備
受
政
敵
追

擊
，
最
後
亦
成
為
他
蒙
難
、
遇
襲
身
亡
的
墓
塚
。

其
實
要
走
得
完
整
，
除
了
高
知
、
長
崎
和
京
都
三

地
，
㝴
本
龍
馬
橫
越
四
國
的
﹁
脫
藩
之
道
﹂
；
與
長
州

志
士
共
商
國
事
的
下
關
、
萩
等
地
；
以
及
青
年
時
代
修

練
劍
道
、
偶
然
得
睹
外
國
黑
船
︵
汽
船
︶，
而
啟
悟
日
本

必
須
改
革
方
能
獨
立
求
存
的
江
戶
︵
即
今
日
的
東
京
︶，

都
有
眾
多
相
關
景
點
，
時
間
許
可
，
均
值
得
排
在
行
程

表
上
。

以
歷
史
人
物
的
相
關
史
蹟
為
軸
線
旅
行
，
可
以
延
伸

到
不
同
的
地
域
，
而
行
程
本
身
，
透
過
實
地
踏
勘
、
參

觀
展
示
的
過
程
，
也
有
一
種
﹁
邊
走
邊
讀
﹂
的
學
習
樂

趣
，
除
此
之
外
，
去
到
一
些
通
俗
旅
遊
景
點
以
外
的
城

市
角
落
或
小
鎮
，
更
有
種
發
現
的
驚
喜
。

重踏歷史之旅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站
在
赤
柱
廣
場
，
我
有

驚
艷
的
感
覺
，
也
有
遲
來

了
的
感
覺
，
更
讓
我
想
起

我
那
位
大
律
師
朋
友
說
的

一
句
話
。

記
得
有
一
回
，
我
去
找
這
位
大

律
師
吃
午
飯
，
問
他
辦
公
室
的
地

址
，
他
告
訴
我
一
棟
非
常
有
名
的

大
廈
名
字
，
我
只
知
道
位
於
中

環
，
乘
坐
地
鐵
前
往
後
，
竟
然
不

知
往
哪
個
方
向
走
。
於
是
再
致
電

給
他
，
他
對
我
說
，
你
不
是
香
港

人
嗎
？
這
麼
出
名
的
大
廈
也
不
知

道
？真

的
，
我
開
始
懷
疑
自
己
究
竟

是
不
是
香
港
人
了
。
因
為
來
到
赤
柱
廣
場
，

竟
然
發
覺
那
棟
著
名
的
美
利
樓
，
就
位
在
這

裡
。
第
一
次
來
美
利
樓
，
是
十
一
、
二
年
前

吧
？
那
時
，
這
裡
原
本
是
英
軍
軍
營
，
後
來

成
為
差
餉
物
業
估
價
署
的
中
環
總
部
，
在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末
期
，
一
磚
一
瓦
照
原
來
樣

子
搬
至
赤
柱
重
建
，
重
新
開
放
時
，
我
和
新

聞
同
業
還
被
請
來
吃
過
一
頓
午
餐
。

但
是
我
竟
然
渾
然
不
察
，
美
利
樓
就
是
在

赤
柱
，
而
且
是
赤
柱
廣
場
的
美
景
之
一
。
所

以
，
我
真
是
懷
疑
朋
友
的
話
說
得
一
點
也
沒

有
錯
，
我
真
的
不
是
香
港
人
，
因
為
我
是
生

在
香
港
，
在
台
灣
求
學
及
打
過
工
的
中
國

人
。有

來
遲
了
的
感
覺
，
是
因
為
這
裡
既
可
以

遛
狗
，
又
可
以
踩
單
車
，
可
以
欣
賞
海
景
，

又
有
特
色
美
食
可
享
，
更
有
傳
統
市
場
可

逛
。
而
前
些
日
子
，
我
女
兒
和
台
灣
的
朋
友

自
美
國
來
看
我
時
，
我
居
然
不
知
這
個
地

方
，
沒
有
帶
她
們
到
此
一
遊
，
真
是
引
以
為

憾
。至

於
驚
艷
，
只
有
親
自
到
訪
，
才
能
體
會

那
裡
的
美
麗
和
特
別
之
處
，
假
如
有
人
還
沒

有
來
過
，
千
萬
別
像
我
那
樣
，
有
一
天
會
被

人
說
不
是
香
港
人
，
因
為
那
樣
的
人
，
有
可

能
是
土
生
土
長
的
。

赤柱廣場
興　國

隨想
國

說
到
﹁
八
十
年
代
的
女
人
﹂，
我
聯
想

到
鄧
麗
君
。
當
然
，
她
不
是
嚴
格
意
義

上
的
香
港
女
人
，
卻
是
唯
一
在
當
年
風

靡
兩
岸
三
地
乃
至
亞
洲
的
女
人
，
而
其

演
藝
事
業
正
是
在
香
港
進
入
高
峰
期
。

然
而
，
二
○
一
○
年
底
和
上
月
初
兩
度
在

香
港
上
演
的
百
老
匯
式
音
樂
劇
︽
愛
上
鄧
麗

君
︾，
本
地
媒
體
的
報
道
或
相
關
評
論
卻
遠
低

於
我
的
想
像
，
除
了
個
別
友
好
作
家
在
專
欄

中
提
及
或
推
介
，
報
刊
記
者
只
寥
寥
數
語
，

在
百
多
兩
百
字
之
間
輕
描
淡
寫
，
我
有
幾
位

關
心
文
化
的
媒
體
朋
友
甚
至
不
知
道
有
這
樣

的
演
出
，
相
比
於
以
往
西
方
音
樂
劇
如

︽
貓
︾
、
︽
歌
聲
魅
影
︾
等
凌
厲
的
宣
傳
攻

勢
，
予
人
冷
待
﹁
鄧
麗
君
﹂
之
感
。

當
然
，
鄧
麗
君
的
歌
對
海
峽
兩
岸
的
影
響

及
其
象
徵
意
義
遠
大
於
香
港
，
然
而
，
香
港

畢
竟
是
華
人
社
會
中
最
自
由
的
地
方
，
更
是

流
行
音
樂
重
地
，
早
年
的
台
灣
歌
影
紅
星
也

以
能
打
入
香
港
市
場
為
時
尚
，
鄧
麗
君
亦

然
。

香
港
和
日
本
是
兩
個
令
鄧
麗
君
走
向
亞
洲
或
國
際
的

地
方
，
為
適
應
市
場
，
她
也
很
努
力
學
習
粵
語
、
日
語

和
英
語
。
她
最
早
到
香
港
來
，
是
一
九
六
九
年
底
，
時

年
十
六
歲
的
她
獲
選
為
﹁
工
展
會
慈
善
皇
后
﹂。
七
五
年

中
因
為
簽
約
香
港
寶
麗
金
唱
片
公
司
再
南
來
發
展
，
除

了
七
九
年
，
她
於
七
六
到
八
三
連
續
七
年
在
港
開
演
唱

會
，
場
場
爆
滿
。
兩
張
粵
語
大
碟
︽
勢
不
兩
立
︾︵
一
九

八
一
︶
和
︽
漫
步
人
生
路
︾︵
一
九
八
三
︶
也
大
受
歡

迎
，
尤
其
是
後
一
首
曲
子
，
更
唱
得
街
知
巷
聞
。

八
四
年
才
進
軍
日
本
。
其
間
，
鄧
麗
君
訪
港
也
不
時

接
受
電
視
訪
問
，
她
在
九
零
年
結
束
日
本
發
展
後
，
仍

以
香
港
為
主
要
居
住
地
，
她
逝
世
的
新
聞
連
佔
本
地
報

章
頭
版
數
日
。

作
為
七
八
十
年
代
華
人
社
會
中
愛
的
傳
播
者
，
鄧
麗

君
的
歌
是
最
好
的
愛
情
表
白
，
其
柔
軟
的
聲
調
是
失
戀

者
的
療
藥
，
撫
慰
㠥
孤
寂
者
的
心
靈
。
難
得
的
是
，
內

地
有
心
人
製
作
了
一
部
有
關
鄧
麗
君
的
音
樂
劇
，
故
事

雖
不
是
講
她
的
生
平
，
但
強
調
其
歌
聲
對
內
地
兩
代
人

的
影
響
，
主
題
是
喚
醒
愛
的
意
識
，
具
普
世
性
。
可

惜
，
忙
碌
的
港
男
港
女
墮
入
了
﹁
盛
女
作
戰
﹂
迷
陣

中
，
怠
慢
真
正
的
盛
女
。

怠慢「鄧麗君」？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多年前，台灣女作家龍應台著文《中國人，你
為什麼不生氣？》，歷數島內種種不正常的現象，
批評台灣人對這些事情習以為常無動於衷，不敢
站出來表示義憤和譴責。文章流傳甚廣，海內外
皆知。
可是，近年來，面對這片大陸上觸目可見的紊

亂、嘈雜、懈怠、腐敗、官僚習氣和弄虛作假，
我卻感到，即使你生氣了，你火冒三丈了，你站
出來大聲批評和指責了，也於事無補，也不見改
進，既不能打動和喚醒有些人的良知，更不能撼
動體制的一根毫毛。到頭來，徒使自己氣憤盈
腔、頭暈腦漲、血壓升高。
兩月前，我看到父親所住樓房單元的門廊頂板

壞了，不僅板體歪斜變形，而且鋼筋都暴露在外
了，隨時有掉落下來的危險。父親離休前在一家
醫院工作，這棟樓房即該院的職員家屬宿舍6號
樓。父親年歲大了，腿腳不便，耳朵的聽力也很
差，不能指望他向院方反映情況了，我攔住一位
住同一單元的中年人，把朽壞的頂板指給他看，
他說自己早知道了，已告知醫院有關部門，可至
今無人來修。第二天上午，我給醫院打電話，七
拐八繞，才找到總務處一位處長，他也說情況已
知，早向院領導報告了，但領導迄今無翻修指
示，他也沒有辦法。我問醫院分管領導姓名，他
說是張副院長。於是，我又接㠥給張副院長掛電
話，可連續打了多日，電話總也無人接聽，我只
好把電話打到院辦，院辦的人說這種事情應找總
務處，我說已找過總務處並屢次打電話找張副院
長，總也找不到，你能否把醫院院長的電話告訴
我？他說這可不行，院長的電話保密，我一聽就
火了，醫院是公共服務單位，院長的電話憑什麼
保密？我找總務處和張副院長，不是無用就是找
不到，事關我父親和同一單元的多位住戶的安
危，我當然要找院長說理了。吵了半天，最後院
辦的人也沒把院長的電話給我，只答應自己先去6

號樓查看。五一節期間，我回父親家，看見單元
門廊的頂板仍然在那裡歪斜地懸㠥。
幾年來，每當天氣轉暖，即從三、四月份開

始，北方一些城市的戶外燒烤之風便大盛。許多
條道路燒烤攤點鱗次櫛比，幾乎連成陣勢。有些
食客專愛這種吃法，露天圍坐一起，大碗喝酒，
大串吃肉。經營燒烤攤的老闆和夥計高興了，他
們把整隻整隻的羊掛在樹上，點燃一座又一座爐
子，有時嫌炭火不旺，還用扇子來扇，冒出的滾
滾濃煙嗆人鼻喉，四處飄蕩。雖然城市管理條例
明文規定，戶外燒烤污染環境並危害大眾健康，
不得經營，但燒烤攤經營者對此置若罔聞。我的
住所附近便有一條這樣的街道，現在天天晚上爐
火閃閃，濃煙陣陣，原本整潔寧靜的道路成了煙
火之巷。緊挨㠥街道，有兩個居民小區的住宅
樓，樓裡的住戶苦不堪言，天氣熱了，也不敢開
窗。他們當然生氣了，當然也向工商管理局和環
保部門反映了。可每年的情形都是，工商管理局
和環保部門的人開車來了，把燒烤攤老闆訓斥一
番，只稍好兩天，然後一切照舊。今年又復如
此，我親眼見到穿制服的環保人員來行使職權
了，燒烤攤經營者當時唯唯諾諾，可待環保人員
走後，爐火依然熊熊，濃煙瀰漫更甚。
類似這樣氣死你也一如其舊還無人負責的事情

多㠥呢。十年前，人們就對藥品價格的昂貴怨聲
載道，國家也屢次宣佈降低藥價，可你到藥店看
看，真正下降了價格的藥品有幾種？不僅不降
價，有些藥品只換一個名字或包裝，價格就上漲
幾十倍。2008年，有一口號叫綠色奧運，倡導人們
選擇環保的方式出行，可這幾年來，所有城市的
汽車數量都在猛增，城市道路的規劃和修建也多
為了汽車行駛的便利，真正低碳、環保的自行
車，卻遭到歧視和排擠，一些新修道路甚至取締
了自行車道。你生氣管用嗎？你騎㠥自行車找到
公路管理部門，他們會聽從你的意見恢復以前的

道路設置嗎？現在很多人都感歎，單位裡風氣不
正，有些官員只考慮一己私利，每每巧立名目為
自己增加工資外收入，可對員工卻吝嗇得很。他
們都憤憤不平，氣惱萬分，可有什麼用呢？能去
向領導當面討個說法嗎？如果那樣做，你還想不
想在單位混了？
我們看到了，一種夾雜㠥苦澀和歎息的無力

感，盤桓在許多人的心頭。面對混亂、嘈雜、腐
敗、墮落、弄虛作假、胡作非為，多數人只是無
奈地承受㠥、被迫地隱忍㠥、沉默地注視㠥，頂
多去網上發個帖或在別人的文章後跟上幾句短
語。人們不想生太多的氣，怕招惹太多的是非，
因為有無數事例告訴大家，即使你憤怒了，你勇
敢站出來指摘、控告了，即使有關當局出面做了
訓斥及規勸，過後還是老樣，污濁依然污濁、嘈
雜仍然嘈雜、腐敗依然故我、不義仍舊橫行。
體察和辨析無力感，便會發現，這與普通人的

無權和社會地位低大有關係。現在很多官員的任
命與使用，民眾無權過問，一些行政管理和職能
部門的工作，民眾也無法質詢和監督，憲法中規
定的人民民主權利，還沒有在基層單位和社會生
活中落實。人民沒有管理權和話語權，面對種種
不合理、不公正及惡行腐壞，他們有口難言，有
冤難伸。同時，一些地方機構和部門設置重疊，
一件事情出現後，多個部門相互推諉、反覆扯
皮，就是沒人負責處理。再
則，政府及相關部門多年來
輕問責、難問責、不問責，
甚至在一些刺激性新聞事件
出現後，很多官員也不睬不
理，「笑罵由他笑罵，好官
我自為之」，將事情拖到不了
了之。當人們什麼都明白、
什麼都懂、卻什麼都無法改
變時；當人們在這種環境中
浸泡久了，對無論多麼荒唐
的事情都見多不怪、習以為
常時，無力感就產生了。
注目無力感，我還看到它

的另一面，即由人們極度失

望下的憤怒生發的戾氣和暴虐。在控告無門、投
訴無果、多次理性表達不滿都不見效的情況下，
一些遭受漠視、歧視和不公正對待的人，便會失
去理智和耐心，鋌而走險，無力感瞬間演變為暴
力行為，像2008年發生在上海的楊佳襲警案。有
時，這些人會選擇更極端的方式報復社會，以發
洩心中的怨氣和仇恨，如殺害幼小的學童、與自
己素不相識的路人，像2010年3月發生在福建省南
平市的鄭民生案件。
事物都是在演化及變動中的，不合理不正道的

日積月累，其實是非常危險的。看似麻木、弱
小、忍氣吞聲的平民，不見得能無限度承受別人
的欺辱；於消沉、頹廢、無奈中過活的人，說不
定也有雷霆大發的時候。無力感與暴戾行為，實
乃民眾無權和無法改善生活狀態這件事情的一體
兩面。這種情況提示政府和有關當局，應對社會
組織和體制結構做些改進工作了。
社會生活之正常化，和諧之實現，皆有賴於減

輕乃至祛除人們的無力感。祛除無力感之要訣，
則不外落實憲法中規定的人民民主權利，把一些
官員的任免權和監督權交給民眾，將地方政府和
所有無關國家機密的部門及單位的工作置於人民
與媒體的監督之下。只有這樣，社會正氣才能上
升，戾氣、邪氣、歪風、腐敗之風才可減輕並消
退，國家和民族才會邁上康莊大道。

無力感的體察與思考

■路邊燒烤對空氣造成污染。 網上圖片


